
香
港
市
民
最
關
心
的
梁
振
英
特

首
上
任
首
份
施
政
報
告
終
於
公
布

了
。
儘
管
政
府
本

承
先
啟
後
，

處
理
各
方
訴
求
，
包
括
居
住
、
環

保
和
安
老
等
深
層
次
矛
盾
問
題
。

然
而
，
社
會
反
應
不
一
。C

Y

手
中
拿

的
施
政
報
告
主
題
是
﹁
穩
中
求
變
，
務

實
為
民
。
﹂
箇
中
內
容
和
他
的
治
港
理

念
吻
合
。
竊
以
為
﹁
穩
中
求
進
﹂，
把

﹁
變
﹂
改
為
﹁
進
﹂
似
乎
較
好
。
事
關
社

會
在
進
步
，
萬
物
在
﹁
變
﹂。
然
而
，
改

變
的
目
的
有
﹁
變
好
﹂
或
﹁
變
壞
﹂，

﹁
進
步
﹂
或
﹁
退
步
﹂。
既
然
是
﹁
務
實

為
民
﹂，
市
民
必
然
是
希
望
變
得
好
，
變

得
有
進
步
。
﹁
穩
中
有
進
﹂
不
是
更
受

歡
迎
嗎
？

每
人
有
一
個
夢
想
，
各
人
有
他
的
訴

求
，
皆
因
各
人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
追
求

利
益
也
有
異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楊
釗

會
長
說
得
好
：
﹁
報
告
凸
顯
特
首
促
進

經
濟
以
改
善
民
生
的
決
心
和
魄
力
。
﹂
貧
富
懸
殊

差
距
拉
近
，
對
貧
窮
大
眾
的
扶
助
，
在
在
需
財
，

庫
房
必
先
促
進
經
濟
。
我
對C

Y

施
政
報
告
的
評
價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
回
歸
市
場
經
濟
﹂。
政
府
下
大

決
心
解
決
居
住
問
題
，
之
前
已
相
繼
出
辣
招
，
政

府
行
為
作
干
預
，
某
程
度
對
香
港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有
損
，
今
之
報
告
在
房
屋
土
地
政
策
方
面
作
了
全

方
位
長
遠
規
劃
，
用
錢
用
在
適
當
地
方
，
甚
至
藍

圖
在
今
屆
政
府
任
期
之
後
。
觀
乎
港
股
、
地
產
股

反
應
良
好
，
市
場
認
為
有
助
穩
定
樓
價
之
餘
，
有

序
地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
移
山
填
海
，
開
拓
荒
地
，

增
加
土
地
儲
備
。
值
得
讚
賞
和
支
持
。
另
方
面
，

C
Y

坦
言
：
﹁
支
持
中
產
置
業
，
支
持
基
層
上
樓
。
﹂

不
過
，
熟
悉
房
地
產
發
展
者
知
道
，
似
乎
五
年
內

本
港
公
私
房
屋
投
入
供
應
仍
然
見
緊
，
其
實
可
以

有
變
的
。
首
先
要
得
各
方
支
持
，
不
再
爭
拗
浪
費

流
程
消
耗
時
間
，
再
者
政
府
涉
及
部
門
審
批
時
間

要
縮
短
。
尤
其
是
公
屋
量
大
有
增
加
的
空
間
。
至

於
協
助
中
產
置
業
資
助
方
面
，
有
感
置
業
決
定
是

一
生
人
中
的
大
事
，
國
際
利
率
相
互
牽
引
，
利
率

向
上
行
走
勢
較
高
。
前
金
融
風
暴
曾
帶
來
﹁
負
資

產
﹂
的
教
訓
深
刻
，
千
萬
別
﹁
好
心
做
壞
事
﹂。
政

府
還
應
三
思
而
行
。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
增
加
公
屋

興
建
，
讓
基
層
更
多
更
快
能
上
樓
，
相
信
是
最
沒

爭
議
的
期
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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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收
到
慈
善
機
構
寄
來
新
助
養
童

的
照
片
，
也
是
來
自
非
洲
小
國
。
定
期

捐
出
的
少
少
金
錢
，
多
年
來
已
先
後
協

助
了
多
位
兒
童
脫
離
需
要
受
助
的
行

列
。
慈
善
機
構
的
助
養
款
項
，
指
明
包

括
協
助
兒
童
的
父
母
自
力
更
生
，
助
其
自

助
，
例
如
資
助
他
們
買
小
牛
、
小
羊
或
耕
種

的
種
子
，
讓
他
們
有
獨
立
的
謀
生
能
力
，
這

樣
，
這
個
家
庭
的
兒
童
才
能
真
正
脫
貧
，
生

活
長
遠
獲
得
改
善
。

我
們
公
司
把
定
期
籌
得
的
款
項
捐
予
慈
善

組
織
，
差
不
多
每
年
我
們
都
會
帶
部
分
同
事

到
一
些
受
資
助
國
家
的
窮
鄉
僻
壤
去
了
解
善

款
的
用
途
。
同
行
的
同
事
有
時
會
自
行
準
備

大
量
的
物
資
送
給
貧
童
，
每
次
都
被
慈
善
機

構
勸
喻
只
要
少
少
的
心
意
便
夠
，
不
想
讓
孩

子
培
育
出
貪
念
及
要
人
救
濟
或
有
人
施
捨
的

觀
念
。

教
育
下
一
代
，
自
小
灌
輸
的
觀
念
十
分
重
要
，
足
以

影
響
他
們
個
人
的
發
展
。
一
個
社
會
的
價
值
觀
念
，
也

足
以
影
響
社
會
的
未
來
。
我
們
的
一
代
人
是
看
粵
語
長

片
長
大
的
，
粵
語
片
無
論
講
的
是
甚
麼
故
事
，
大
都
帶

出
相
同
的
理
念
：
﹁
肯
捱
，
總
有
出
頭
天
﹂。
這
務
實
、

積
極
、
正
面
的
的
訊
息
，
漸
漸
成
為
了
香
港
那
一
代
人

的
價
值
觀
及
支
持
點
，
大
家
為
了
改
善
生
活
都
胼
手
胝

足
地
為
自
己
及
家
人
謀
求
幸
福
。

今
時
今
日
，
政
客
卻
推
小
朋
友
出
來
，
說
﹁
我
想
學

琴
、
跳
芭
蕾
舞
、
遊
學
，
但
無
錢
！
﹂
認
為
政
府
應
該

提
供
金
錢
，
滿
足
小
孩
子
這
些
慾
望
，
無
異
推
這
些
孩

子
於
絕
路
，
他
們
只
會
學
懂
伸
手
要
，
不
知
﹁
肯
捱
，

總
有
出
頭
天
﹂，
這
樣
的
下
一
代
，
社
會
還
有
希
望
嗎
？

他
們
的
父
母
又
怎
樣
？
願
意
去
捱
嗎
？
中
產
交
稅
最
吃

力
，
誰
願
意
讓
人
白
享
自
己
努
力
賺
來
的
成
果
？

施
永
青
先
生
說
得
好
：
﹁
透
過
政
府
提
供
的
福
利
，

只
能
令
人
脫
離
絕
對
貧
窮
，
而
不
是
脫
離
相
對
貧
窮
。

要
比
其
他
人
活
得
更
好
，
就
只
能
靠
自
己
。
劫
富
只
能

救
濟
窮
人
一
時
，
而
不
能
長
遠
令
人
脫
貧
。
﹂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脫貧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籌
備
數
月
的
兩
種
叢
書
終
於
面
世
。
既

未
過
農
曆
新
年
，
亦
未
過
立
春
，
都
算
是

壬
辰
年
之
內
的
成
果
。
第
一
種
名
為
︽
金

庸
學
研
究
叢
書
︾。
身
為
主
編
，
當
然
要
寫

個
簡
短
的
總
序
，
其
文
曰
：

﹃
海
寧
查
良
鏞
先
生
，
學
成
後
長
期
旅
居
香

港
，
將
名
中
的
﹁
鏞
﹂
字
一
拆
為
二
，
作
為
發

表
武
俠
小
說
時
用
的
筆
名
。
金
庸
小
說
讀
者
數

以
億
計
，
毫
無
疑
問
，
金
庸
定
必
名
列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文
壇
偉
大
小
說
家
之
一
。

金
庸
武
俠
小
說
，
自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中
葉

面
世
以
後
，
風
行
海
內
外
。
凡
有
華
人
聚
居

處
，
必
有
人
讀
金
庸
小
說
，
實
不
遜
於
宋
代
著

名
詞
家
柳
永
的
﹁
凡
有
井
水
處
，
即
能
歌
柳

詞
﹂。金

庸
武
俠
小
說
博
大
精
深
、
包
羅
萬
象
，
陳

世
驤
先
生
評
為
：
﹁
意
境
有
而
復
能
深
且
高

大
，
則
惟
須
讀
者
自
身
之
才
學
修
養
，
始
能
隨

而
見
之
。
﹂
足
見
金
庸
小
說
之
佳
妙
，
可
謂

﹁
仁
者
見
仁
，
智
者
見
智
﹂。

本
叢
書
秉
承
心
一
堂
﹁
弘
揚
傳
統
、
繼
往
開

來
﹂
的
一
貫
宗
旨
，
誠
邀
海
內
外
精
研
﹁
金
庸

學
﹂
的
專
家
學
者
，
刊
行
其
一
家
之
言
的
心

得
。
俾
能
使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的
這
一
支
異

軍
，
發
揚
光
大
，
引
領
年
輕
讀
者
進
入
金
庸
小
說
世
界
的
寶

山
中
尋
幽
探
勝
，
獲
開
卷
之
益
，
享
讀
書
之
樂
。
﹄

陳
世
驤
先
生
筆
下
含
蓄
，
絃
外
之
音
恐
怕
是
在
說
：
﹁
你

以
為
金
庸
小
說
水
平
低
，
只
是
你
才
學
修
養
未
夠
。
﹂

首
先
登
場
是
王
怡
仁
大
夫
的
︽
彩
筆
金
庸
改
射
鵰
︾。
這

部
著
作
可
謂
﹁
廿
一
世
紀
金
學
研
究
獨
領
風
騷
之
作
﹂，
亦

是
﹁
金
庸
學
研
究
者
必
備
參
考
工
具
專
書
﹂。
王
大
夫
是
家

庭
醫
學
科
醫
師
，
這
個
專
科
在
香
港
不
受
重
視
，
卻
是
為
社

會
總
體
健
康
把
守
第
一
道
關
的
大
將
，
提
升
全
民
生
活
質

素
、
減
低
社
會
醫
療
開
支
都
要
靠
他
們
。

這
部
︽
彩
筆
金
庸
改
射
鵰
︾
有
甚
麼
特
色
？
第
一
，
是
世

上
第
一
部
精
細
比
較
三
版
金
庸
小
說
異
同
，
以
及
作
者
改
寫

技
巧
的
研
究
專
著
，
於
是
能
夠
﹁
精
心
剖
析
射
鵰
神
鵰
兩
朝

過
渡
安
排
﹂。
第
二
，
是
文
學
研
究
正
宗
手
法
的
成
果
，
包

括
一
字
一
句
的
細
閱
和
比
較
，
是
一
步
一
腳
印
的
扎
實
治
學

功
夫
。

﹁
金
學
研
究
﹂
由
倪
匡
先
生
在
八
十
年
代
揭
開
序
幕
，
他

以
不
翻
閱
原
書
一
氣
呵
成
實
稿
而
感
到
自
豪
。
這
個
研
究
形

式
有
可
能
因
當
事
人
記
憶
不
準
確
而
出
錯
，
我
預
期
踏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之
後
，
類
似
隨
想
式
的
學
風
將
要
在
金
庸
學
的
領

域
裡
淡
出
式
微
。
取
而
代
之
的
，
將
會
是
建
基
於
嚴
格
論

證
，
而
且
對
小
說
內
容
爛
熟
而
得
出
的
結
論
。
但
是
很
奇

怪
，
走
這
樣
路
線
的
先
驅
，
卻
是
我
們
這
些
原
本
學
理
科
的

人
。王

大
夫
既
以
如
此
大
毅
力
比
較
三
版
金
庸
小
說
，
當
然
不

單
止
﹁
左
眼
舊
︽
射
鵰
︾，
右
眼
新
︽
射
鵰
︾﹂，
聰
明
的
讀

者
當
然
會
想
得
到
王
大
夫
還
會
﹁
左
眼
舊
︽
神
鵰
︾，
右
眼

新
︽
神
鵰
︾﹂。
過
了
農
曆
年
，
︽
金
庸
妙
手
改
神
鵰
︾
會
面

世
。
王
大
夫
先
以
慧
眼
看
三
版
金
庸
，
然
後
以
白
天
用
來
為

人
治
病
的
妙
手
著
述
，
正
好
為
金
庸
學
寫
下
新
的
一
章
。

彩筆金庸改射鵰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閱
某
周
刊
，
才
知
道
香
港
老
牌
的
私

立
新
法
英
文
書
院
已
經
在
去
年
秋
天
結

束
。當

年
我
所
主
持
的
培
僑
中
學
在
跑
馬

地
樂
活
道
的
半
山
上
。
校
舍
居
高
臨

下
，
且
有
園
林
之
勝
，
是
香
港
少
有
的
﹁
好
風

水
﹂、
好
風
景
的
校
舍
。
在
培
僑
校
舍
山
下
，

即
新
法
書
院
的
加
路
連
山
道
校
舍
，
再
過
一
點

的
是
邊
寧
頓
道
的
嶺
英
中
學
。
這
三
家
學
校
，

當
年
都
是
私
立
中
學
。
有
趣
的
是
三
家
中
學
的

校
長
，
嶺
英
的
洪
高
煌
、
新
法
的
王
澤
森
和
培

僑
的
我
，
都
是
潮
州
人
。
我
和
他
們
兩
人
都
有

一
面
之
緣
，
但
很
少
來
往
。
因
為
當
年
我
這
個

左
派
，
特
別
是
在
教
育
界
，
由
於
港
英
當
局
的

控
制
極
嚴
，
如
果
和
我
們
接
觸
，
對
他
們
不
利
。

嶺
英
中
學
早
已
結
束
，
新
法
辦
了
六
十
三
年
也
結
束

了
，
但
不
知
是
什
麼
原
因
。
新
法
全
盛
時
擴
充
到
四
五
家

獨
立
校
舍
，
學
生
逾
萬
。
這
兩
家
中
學
的
創
校
校
長
都
已

作
古
。
也
許
新
法
的
後
人
認
為
辦
學
太
辛
苦
，
既
然
有
這

麼
多
家
校
舍
和
地
皮
，
不
如
改
去
搞
地
產
好
了
。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
是
私
立
英
文
書
院
的
全
盛
時

期
。
因
為
官
津
中
學
學
位
仍
然
不
足
，
而
社
會
風
氣
趨
向

就
讀
英
文
授
課
的
學
校
。
新
法
書
院
得
風
氣
之
先
，
從
一

家
英
文
專
修
學
校
︵
並
非
正
規
中
學
︶，
發
展
到
四
五
家

完
全
中
學
。
因
為
其
他
官
津
英
文
名
校
，
入
學
頗
有
難

度
，
而
新
法
則
來
者
不
拒
，
要
求
不
高
，
完
全
是
商
業
經

營
。
他
們
的
中
學
低
班
，
只
要
交
學
費
大
多
便
能
入
學
。

到
畢
業
班
和
預
科
班
，
便
力
求
﹁
谷
﹂
出
好
成
績
，
在
會

考
中
取
得
及
格
，
在
預
科
中
爭
取
畢
業
能
為
大
學
錄
取
，

以
博
取
名
聲
。
不
過
正
因
為
辦
學
宗
旨
如
此
，
便
得
了

﹁
學
店
﹂
的
聲
名
，
意
即
是
做
學
生
生
意
的
商
店
而
已
。

但
學
校
的
自
由
發
展
，
也
的
確
造
就
不
少
名
人
。
有
一

些
學
習
成
績
不
太
好
的
學
生
，
但
在
學
藝
方
面
頗
有
專

長
，
都
出
身
於
新
法
書
院
。

與
傳
統
名
校
對
比
，
這
類
私
校
確
有
長
處
，
不
能
因
其

﹁
學
店
﹂
式
的
經
營
而
全
盤
否
定
。

應
該
在
香
港
教
育
史
上
為
新
法
書
院
寫
上
一
筆
。
但
他

們
的
辦
學
經
驗
是
否
有
人
能
為
之
作
出
總
結
呢
？
是
時
代

造
就
了
新
法
，
還
是
新
法
創
造
了
﹁
學
店
﹂
的
光
輝
歷

史
？

新法書院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內
地
網
上
最
近
瘋
傳
一
段
︽
大
學
生
﹁
談

戀
愛
﹂
了
，
看
父
母
們
如
何
反
應
︾
的
短

片
。
其
中
兩
段
頗
有
趣
，
甲
媽
媽
囑
咐
女

兒
：
﹁
第
一
，
堅
持
不
能
出
去
開
房
。
﹂
乙

媽
媽
則
囑
咐
女
兒
：
﹁
必
須
帶
他
回
來
鄭

州
，
媽
給
他
買
房
子
。
﹂

中
國
的
父
母
﹁
養
兒
一
百
歲
，
長
憂
九
十
九
。
﹂

連
子
女
的
開
房
和
買
房
，
通
通
招
攬
上
身
﹁
關

懷
﹂。
在
父
母
豐
厚
的
羽
翼
掩
護
下
，
子
女
都
不
想

飛
出
去
了
；
外
面
風
大
雨
大
，
江
湖
險
詐
。

與
外
國
朋
友
聊
天
，
談
起
這
段
短
片
內
容
；
因

東
西
文
化
有
異
，
得
出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看
法
。

A
媽
媽
說
，
她
會
吩
咐
女
兒
：
﹁
避
孕
套
要
隨
身

帶
備
。
﹂
B
媽
媽
會
對
女
兒
說
：
﹁
別
趁
我
不
在

家
的
時
候
帶
他
回
來
鬼
混
，
睡
髒
我
的
床
，
喝
光

我
的
酒
。
﹂

西
方
父
母
訓
練
孩
子
學
懂
愛
護
自
己
。
開
房
是

禁
不
了
的
，
所
謂
﹁
情
難
禁
﹂，
情
到
濃
時
天
公
打

雷
也
劈
不
開
。
既
然
難
禁
，
但
一
定
要
懂
得

﹁
防
﹂
；
向
子
女
灌
輸
性
教
育
，
帶
避
孕
套
防
愛
滋
病
，
防
範

未
畢
業
先
懷
孕
。

西
方
父
母
﹁
無
情
﹂，
孩
子
十
六
歲
時
將
他
們
﹁
踢
﹂
出

屋
，
經
歷
外
面
世
界
的
風
雨
交
加
，
以
強
身
健
魄
。
還
有
，

別
以
為
﹁
戀
愛
大
過
天
﹂，
談
戀
愛
之
餘
要
學
習
尊
重
別
人
；

父
母
的
床
和
父
母
的
酒
，
千
萬
別
碰
。

一
段
短
片
，
兩
種
觀
點
；
誰
優
誰
劣
？
難
斷
。

觀
點
不
同
，
也
因
年
代
而
異
。
我
們
成
長
的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父
母
當
然
不
敢
提
﹁
開
房
﹂
兩
個
字
，
﹁
買
房
﹂
倒

暗
示
過
。

記
得
當
年
向
母
親
承
認
﹁
談
戀
愛
﹂
了
，
她
連
珠
發
炮
追

問
；
﹁
他
幹
什
麼
的
？
薪
水
多
少
？
父
母
做
甚
麼
的
？
兄
弟

姐
妹
多
嗎
？
住
哪
裡
？
是
不
是
住
廉
租
屋
？
﹂
我
告
訴
母

親
，
還
沒
談
婚
論
嫁
，
只
是
談
戀
愛
。
她
好
像
沒
聽
清
楚
我

說
甚
麼
，
繼
續
發
表
偉
論
。
﹁
帶
他
回
家
讓
我
看
看
。
不
，

連
他
的
父
母
也
帶
回
來
，
統
統
看
清
楚
。
﹂

母
親
暗
示
買
房
，
是
要
﹁
他
﹂
買
；
不
像
豪
氣
的
鄭
州
媽

媽
，
是
她
買
。
　

大學生談戀愛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回歸市場經濟

上
一
周
，
內
地
網
絡
上
的
熱
點
無
疑
是
﹁
自

強
不
吸
﹂，
對
，
小
狸
沒
寫
錯
，
當
您
周
圍
空

氣
中
的PM

2.5

含
量
超
過
九
百
時—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界
定
的P

M
2.5

安
全
值
是
﹁
小
於
十
﹂

—
—

您
必
須
要
先
﹁
不
吸
﹂
後
才
能
﹁
不

息
﹂。上

個
星
期
的
絕
大
多
數
時
間
，
整
個
中
國
中
東
部

都
泡
在
一
坨
濃
霧
裡
，
當
中
以
首
都
北
京
的
﹁
霧
霾

天
氣
﹂
最
為
嚴
重
，
污
染
指
數
長
時
間
達
到
六
級

﹁
極
重
污
染
﹂。
一
時
間
，
藥
店
口
罩
脫
銷
，
當
中
尤

以
號
稱
能
抵
抗P

M
2.5

微
塵
的
高
價
口
罩
搶
得
最

兇
，
甚
至
淘
寶
上
的
防
毒
面
具
都
在
數
十
倍
地
翻

銷
量
。

而
比
口
罩
更
能
支
撐
老
百
姓
意
志
的
無
疑
還
是
中

國
網
民
一
貫
的
樂
觀
精
神
，
於
是
，
除
了
上
下
翻
飛

的
口
罩
，
還
有
層
出
不
窮
的
段
子
。
比
如
有
﹁
有
才
的
﹂
改
編

了
著
名
詩
詞
︽
沁
園
春
．
雪
︾
為
︽
沁
園
春
．
霧
︾
：
﹁
北
京

風
光
，
千
里
朦
朧
，
萬
里
塵
飄
，
望
三
環
內
外
，
濃
霧
莽
莽
，

鳥
巢
上
下
，
陰
霾
滔
滔
！
車
舞
長
蛇
，
煙
鎖
跑
道
，
欲
上
六
環

把
車
飆
，
需
晴
日
，
將
車
身
內
外
盡
洗
掃
。
空
氣
如
此
糟
糕
，

引
無
數
美
女
戴
口
罩
，
惜
白
化
妝
了
！
唯
露
雙
眼
，
難
判
風

騷
。
一
代
天
驕
，
央
視
褲
衩
，
只
見
後
座
不
見
腰
。
有
不
要
命

者
，
還
做
早
操
。
﹂
據
統
計
，
僅
霧
霾
天
氣
出
現
的
前
三
天
，

新
浪
微
博
上
的
相
關
討
論
已
超
過
七
百
六
十
萬
條
。

有
不
少
網
友
在
網
上
呼
籲
公
司
倣
傚
香
港
八
號
風
球
放
重
度

污
染
假
，
哪
怕
不
帶
薪
的
也
行
，
但
除
了
郊
區
幾
個
學
校
允
許

將
個
別
體
育
課
挪
到
室
內
上
之
外
，
還
沒
聽
說
有
公
司
響
應
號

召
的
。

還
有
的
網
友
發
揮
了
總
結
歸
納
能
力
，
提
出
﹁
黃
天
北
京
、

首
﹃
堵
﹄
北
京
以
及
首
﹃
毒
﹄
北
京
﹂
形
成
了
﹁
黃
賭
毒
﹂
的

北
京
新
解
，
而
在
﹁
黃
、
堵
、
毒
﹂
之
上
，
還
有
之
前
被
爆
不

能
飲
用
的
北
京
自
來
水
以
及
多
年
追
不
上
的
北
京
高
房
價
，
讓

北
京
在
﹁
不
適
合
人
類
居
住
﹂
的
城
市
中
再
次
鞏
固
了
自
己
的

地
位
。

不
過
話
說
回
來
，
雖
然
越
來
越
不
適
合
人
類
居
住
，
但
湧
向

北
京
自
願
受
苦
的
人
仍
是
越
來
越
多
。

網
上
熱
議
的
事
有
個
特
點
，
喜
歡
怪
政
府
，
但
這
一
次
，
小

狸
很
想
說
一
句
，
污
染
成
這
樣
，
每
個
人
都
有
責
任
。
有
位
專

家
說
得
好
，
談
治
污
應
該
先
樹
立
一
個
觀
念
，
不
是
﹁
你
們
要

治
污
﹂，
而
是
﹁
我
們
要
治
污
﹂。
每
個
人
都
從
我
做
起
，
能
騎

車
的
別
開
車
，
能
拼
車
的
別
擺
譜
，
自
強
不
﹁
吸
﹂
是
玩
笑

話
，
停
車
熄
火
才
是
真
格
的
，
這
些
遠
比
編
造
些
段
子
發
些
牢

騷
更
有
意
義
。
而
具
體
到
北
京
，
您
既
然
來
了
就
請
愛
護
她
，

若
嫌
棄
她
可
以
走
，
不
要
又
毀
又
罵
又
不
捨
得
離
開
。
要
知

道
，
在
沒
接
待
您
之
前
，
我
們
北
京
也
曾
很
適
合
人
類
居
住
。

自強不「吸」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車輪滾滾，車潮車海，我們中國也進入了汽車
時代。
這個曾經改變了大半個世界的怪物，如今也在

刷新 神州的版圖。因了汽車，城市向周圍急速
擴張，高速公路伸展四面八方；因了汽車，城市
裡修建了立交橋、高架路，馬路被拓寬了，好多
的路邊建築拆除了。儘管如此，道路狀況似乎仍
然不能保證汽車的暢行無阻，因為汽車數量增長
的速度太快了。於是，一些城市只好對汽車限
購、限行。所有這些，卻都無法消除交通擁堵、
馬路經常成為停車場的事實。
「綠色交通」的口號曾風行一時。但最為輕

便、環保的自行車，現在淪落到被輕蔑、被拋棄
的地步；而行人，奉行 最健康的出行方式、也
應該最被尊重的行人，每次過馬路簡直是在過
「鬼門關」，尤其在早晚上下班交通高峰之時。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每天上班途中，要步行經
過二環路與城市主幹道交會的十字路口，日久天
長，他雖然早就總結出一套經驗，但還是提心吊
膽，精神高度緊張。如欲一次通過這個寬達五、
六十米的路口，行人不能完全按綠燈指示再走，
必須在二環路放行拐彎車輛時就開始走，這樣等
到綠燈亮時，應該走過了一半路程，剩下的另一
半路將好用綠燈通行的時間走過。如果你等到直
行方向的綠燈亮起再走，由於這一時刻太短，你
必會被二環路的汽車洪流堵在左、右快車道之
間。
由於住所距單位不遠，每天上下班，我都以自

行車代步。通過十字路口時，我必須小心翼翼，
前後左右環顧，生怕不知什麼方向或時候殺出一
輛機動車。他在由鋼鐵組成的汽車裡，我卻一單
薄身軀，與它碰撞，吃虧的終歸是我。現在的信
號燈設置太不合理，直行綠燈放行的時候，同時

放行右轉彎的機動車，機動車車體龐大，一輛接
一輛，待它們過完，直行的紅燈亮了，只好再

等。有時過一個路口，得等兩個綠燈。晚上，我
有出來散步的習慣，有時挺晚的了，夜裡9點多
了，可馬路上的汽車仍然不少，它們閃 大燈，
疾速飛奔，我還得小心謹慎，前瞻後顧，即使是
在斑馬線上，我也得讓 汽車，它們揚塵而去
了，我才敢走路。每次通過路口之後，我都會長
出一口氣，心情也隨之放鬆下來。直到前幾天，
我忽然覺悟，這難道是應該的嗎？作為行人，我
為什麼不能自然而然、心平氣和地過馬路？為什
麼要像現在躲鬼一樣躲 汽車、慌慌張張地行
走？我的路權在哪裡？我的尊嚴又在哪裡？為什
麼這城市道路及其設施的規劃、修建包括紅綠信
號燈的設置，都要以汽車為本位？都首先考慮汽
車的暢通無阻？僅僅在五、六年前，還不是這樣
呀，那時行人過馬路，輕輕鬆鬆就過去了。為什
麼城市發展了，現代化水平提升了，樓高了，路
寬了，遠遠望去，許多地方越來越漂亮了，可行
人過馬路這樣一件簡單的小事卻越來越困難了
呢？
在網上，也有不少人抱怨，車太多了，城市裡

到處修路，還是不夠用，行人即使在享有優先通
過權的斑馬線上，也得讓 汽車，從沒有見過一
輛汽車在斑馬線前停車禮讓行人。這是一個汽車
路權大於行人路權的時代，是一個汽車盛氣凌人
的時代。
汽車如此風光的背後，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

的身影。汽車業在這些地方被當成支柱產業，因
為汽車可以拉動幾十個相關行業的發展。在對
GDP的膜拜和追求中，汽車是一個優秀的排頭
兵。有了這樣的發展戰略，規劃城市建設和改造
時，是否有利於汽車業的發展，才被置於優先考

慮的地位，
城市道路的
開闢、維修
與公共設施
的建造，方
以有利於汽
車通行為宗
旨。汽車的
四通八達，
暢行無阻，
被看作城市
管理水平乃
至文明進步
的標誌，是
大都市形象
和現代化水
準的代表。

為此，馬路拓寬了，立交橋修建了，高架路凌空
飛越，一些道路成了汽車專用道，路邊原有的商
店、飯館和其它建築統統拆除，哪怕這會造成財
政負擔並使十幾萬人失業也在所不惜。如果這還
不夠，就取締自行車道，讓騎自行車的人到便道
上去和行人擠 ，也要騰出空間和道路，供汽車
通行。
全社會和整個城市這樣寵 、供 ，才讓有些

汽車車主很有優越感。一坐進車裡，一發動汽
車，手一搭上方向盤，整座城市就在腳下了，所
有的非機動車和行人都該給他讓路，誰要是擋了
他的路，或妨礙了他的疾駛，他就非常不滿，大
聲鳴笛，甚至搖下車窗叫罵。近年來，不少車主
都染上了「路怒症」，心煩、易怒、暴躁，是這種
病症的主要表現。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調查
顯示，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隨機選取的900
名司機中，35%的人稱自己屬於「路怒族」。
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有些行人或騎電動

車、自行車的人，不遵守交通規則，亂闖紅燈，
造成交通混亂或擁堵。筆者經常看到，在一些十
字路口，當南北方向是綠燈放行的時候，東西方

向總有不少騎車者和行人越過停車線，站在慢車
道上，造成南北方向交通不暢。每每當紅燈亮
起，南北方向的車輛還沒走完，而這時東西方向
放行的車輛又開過來了，這些車輛便與南北方向
的剩餘車輛在路口攪在一起，亂成一團。有時汽
車車主大罵行人擋路，有時行人又嫌汽車搶行，
怒目相向。
城市交通的擁擠和混亂，在內地稍大一些的城

市裡普遍存在，有人說這是由於城市人口過於密
集所致。但為什麼國外的城市就不是這樣呢？不
要說歐美國家的城市了，即使在泰國曼谷，也沒
有我們這裡司空見慣的人車搶行。曼谷人口近千
萬，居民家家都有小轎車，幾乎人人都會開車，
可誰都知道，人與車相會，必須保證行人安全，
並讓人先行，這是最基本的道理。在曼谷的街
頭，你絕對看不到汽車與行人搶行的事情，也聽
不到汽車鳴笛聲，更見不到機動車氣勢洶洶、行
人被嚇得匆忙躲閃的情形。
如此看來，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在於

我們的觀念、政策出發點和文明素養。對於執掌
決策權的人來說，應該有一番深刻的反思，應該
盡快確立有人文色彩的、人性化的發展觀，經濟
增長、城市管理、道路交通都要以人為本位，而
不是以物利為首要、以汽車為本位。應該認識
到，行人為城市的環境保護、交通順暢作出的貢
獻最大，行人是最該被尊重的，行人的安全和路
權最重要。讓行人走得安全，走得舒心，這才體
現出城市管理者的水平，這才是城市文明化的標
誌。目前的汽車崇拜和一切給汽車讓路的城市交
通戰略，必須改變了。同時，要教育汽車駕駛
者，人在物之上，人比車重要，應該禮讓行人，
不可與行人搶行，更不能向行人亂發脾氣，「路
怒症」只能說明患者自己的文明素養差。當然，
行人以及騎非機動車的人，應該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闖紅燈，不要越線停車，這也是一個現代人
規則意識和文明素養的體現。
筆者相信，以上提議如能落實，我們的城市交

通狀況必然大有改觀。

行走在汽車的時代

■擁擠的城市交通。　　資料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